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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跨文化的研究中，重点就是本土所研究的心理结构能够适用于其他文化中。孝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是东

亚文化中重要的基础，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同时也能够凝聚亲子间的关系。孝道不仅能够影响个体的心

理与行为，同时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公共护理问题。本文不仅论述了孝道的重要

性，同时也讨论了孝道跨文化的普遍性。希望能够在研究孝道的基础上，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孝道的

便利及解决现实困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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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孝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
孝道是伴随中国人民历史发展的核心文明。孝道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间的伦理关系，同时也促进了

家庭内部更加团结与凝聚，进而使家庭能够很好地传承下去（曹惟纯、叶光辉，2014）。自古以来，孝

道便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几千年来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孝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及稳定的社会局面。孝作为儒家核心理论的支柱，它以一种

道德规范，让父母与子女相互提供物质及情感需求，即要求成年子女需要优先考虑家庭，进而向自己的

父母提供必要的物质以及情感需求，这些充分体现了东亚社会以孝文化规定子女对父母的价值体系（Yeh，

2003；Guo et al.，2017）。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孝道规范了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表现在尊

敬与关爱老人，同时为父母养老送终。

孝作为德行之根本，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一说。基于中国历史，我们了解到孝道的基础在于祭祀祖

先（Hsu，1975）。供奉祖先不仅是君王的责任，普通老百姓也需要祭祀祖先，进而寻求先祖的庇护，来让自

己的家族更加福运绵长。一开始人们对孝的理解是孝敬祖先，后来儒家代表孔子完善了孝敬祖先的义务（Wei，

1969），进一步强调了家庭、美德及有秩序的社会关系（Bi and D’Agostino，2004）。至此，孔子对于孝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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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教育及德育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结构的模板（Hwang，1987）。

孝道内涵的完善也有其自己的发展阶段。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孝道强调亲缘之间的伦理原则，意味着对

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需要有优先待遇（Hwang，1987）。孔子认为孝是一种自然且具有互惠特点的情感，即

情感的流动是双向的。然而，父母给予孩子生命，因此为了回报父母的照顾，子女应该在父母年老时提供必

要的照料（Yeh，2003）。在汉朝时期，孝道的这种尊亲特点转变为尊重上级，并在清朝末期也一直维持着（Hsu，

1975）。这一原则也透露出居于上位者对决策制定的优先权。因此，基于这一原则，孝道的实践就意味着服

从等级权威，子女压制自己的需求进而满足父母的要求（Yeh，2003）。这种尊重上级的原则与所属时代的

政权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父系及皇权统治是绝对权威的代表（Miao，2015）。

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孝道有关服从等级方面的维度越来越弱，在年轻一代中可能很少被提及，

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的大环境下，年轻人更加能够实现经济自由与独立，进而摆脱对父母的依赖（Yue and 

Ng，1999）。且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受到了更多的价值观及知识的影响，例如平等、自由等，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如社会等级）（Ng et al. 2000）。但研究发现，照顾并尊

敬父母，为其提供经济支持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孝道义务（Ng et al. 2000；Yeh 2003）。相比之下，在

现代社会中，在年轻一代中比较常见的是对父母的“相互孝顺”（Yeh，2003）。有研究者据此提出了

双孝道模型（Yeh，2003），即孝道可分为两个维度：互惠型孝道和专制型孝道。不同的孝道模式反映

了子女与父母间不同的亲密关系及互动方式。

孝道是儒家伦理体系的中心支柱（Yeh and Bedford，2019），因此，在古代以儒家治天下的历代王朝中，

因为崇尚孝而有着稳定的社会局面及繁盛的家族（Hwang，1987）。现如今，孝道在维持社会稳定等方

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领导人也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作为子女应该对父母承担的义务与责

任（Miao，2015）。由于现代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养老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来自中国的研究数

据表明，遵守孝道规范与更高的经济支持水平相关（Lin and Yi，2011），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问

题。我国学者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孝道信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子女的孝道信

仰高时，其自身及父母的幸福感都高（陆洛，2006），同时，积极的亲子关系也能提高双方的生活满意度。

不仅如此，外国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能够提升快乐情绪，降低个体的抑郁与焦虑情绪；而专

制性孝道则会增加焦虑和抑郁情绪，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Chen，2016）。

当然，对孝道的尊崇不仅仅是亚洲的传统，它在世界各地文化中都能体现（Poskaitë，2014）。

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的信徒被要求尊重和爱他们的父母（Dykstra and Fokkema，

2012）。在拉丁美洲文化中，对家庭的奉献和忠诚是个人的首要义务，家庭的需求通常优先于个人的

需求（Fuligni，2001），且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支持从而维持家庭的稳定。之前的研究表明，与其

他美国群体相比，亚裔及非裔美国人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孝顺水平（Pinquart and Sorenson，2005）。在

阿兰达和奈特（Aranda and Knight，1997）的早期研究中，发现拉丁美洲人的子女比白种人更加孝顺。

表现出集体主义群体在照顾年迈父母时的高责任水平。然而在安吉拉·科尔和希尔顿（Anngela-Cole 

and Hilton，2009）的研究中，发现白种人在照顾孱弱老人方面得分要高于日裔美国人，且在照顾老人

的时间上也更长。总的来说，在个人主义文化群体中，成年子女也认可孝顺父母的义务，如照顾年长

的父母（Dykstra and Fokkema，2012）。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到 21 世纪中期老年人口将增至 8000 多万人（Ortman，Velkoff，and Hog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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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的医疗系统更多的是应对急性疾病，这就会导致进行医疗保健的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治疗，具体来说就

是老年人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关怀。鉴于此，为老年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与责任则由家人或者朋友承担

（Knickman and Snell，2002）。在桑托罗等人（Santoro et al.，2015）的研究中，考察了孝道与年老父母健康及医

疗需求间的关系，且考察了不同的文化群体，发现子女责任在白人及西班牙群体的父母医疗过程中起着中介作

用。由此看来，孝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医疗系统上的短板，并给老年父母提供适时的帮助。

2  孝在华人群体中能否促进心理和学业发展
国内学者指出，孝道是在家庭内部通过与各成员间的互动而逐渐习得，并在该互动过程中使个体社会

化，且子女与父母间早期的亲子互动对孝道的培养作用格外突出（叶光辉、杨国枢，2009）。李琬予和寇

彧（2011）也指出父母在子女自主意愿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且在这个过程中对孝道信念的养成又有着

重要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也指出在代际传递中社会学习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认为代际传递的主要方式表

现为：子女模仿父母和父母教导子女（Schonpflug，2001）。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家庭对孝道形成的重要预测

作用。因此，不少研究者以此出发，研究了孝道对亲子关系、人际关系及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孝道对亲子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Wang，2010），研究发现孝道信念与积极的代际关系（Lawrence，

Bennett，and Markides，1992）和较低的亲子冲突相关（Yeh and Bedford，2004）。金灿灿等人（2011）

采用问卷法对六座城市的中学生进行孝道信念、亲子依恋及人际适应状况的调查，发现互惠性孝道与亲

社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人际疏离为显著负相关，而权威性孝道在人际适应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

相关。冯辉等人（2014）采用问卷法研究了大学生孝道信念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发现当大学生对孝

道的认知越认同，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的困扰则越少，且良好的孝道认知可以改善其人际关系。

孝道影响着亲子关系，且研究发现子女的孝道能够提升父母的幸福感。陆洛（2006）通过研究我国台湾

样本的孝道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父母的幸福感仅仅受到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而与自身的孝道观念无关。在

崔慧旭（2016）的研究中，探讨了大学生孝道信念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发现了当个体对互惠性孝道信念的

认同水平越高时，其幸福感总体水平也越高。孝道信念是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它代表个体对父母所持有

的态度，一方面表现出了个体对父母的感恩、尊重及赡养，另一方面当父母能够安享晚年，子女也能从中体

会到幸福。另外有研究者通过成年人被试发现，在双元孝道信念中，当成年人持互惠性孝道信念不仅能够提

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也能够随自身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对父母的社会支持（罗雪瑶，2019）。

孝道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魏华等人（2019）通过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

且与非适应性认知及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而专制性孝道则会抑制个体的心理健康，导致焦虑及抑郁。

叶光辉（2009）的研究表现出的互惠性孝道多与正向效果有关，例如促进个体的同理心、平等态度等；

而专制性孝道的影响效果大多是负向的，包括增加个体焦虑、抑郁情绪，导致攻击行为及抑制个体的认

知发展。不仅如此，有研究者发现孝道信念能够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姚金娟，2016b），且互惠性

孝道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袁书杰（2017）在关于孝道信念与社会互动中的研究发现，孝

道信念能够促进个体的情感联结和表达，这有助于个体与他人进行互动。因此，积极的孝道观念不仅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同时也能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满意度。

在有关动机的研究里，文化在塑造学生成就认知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Hau and 

Salili，1996）。根据马特（Marchant et al.，2001）等人的观点，与学业成绩相关的教育信念是通过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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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传递下去的。个体通过内化在家庭中所提倡的有关教育价值观进而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习态度与

动机，最终对孩子的学业起到一定积极影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强调学业的重

要性，例如古代以考取功名来使家族获得荣誉。亚洲学生的学业成功被视为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且与父

母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孝道是儒家文化的一种实践，凸显着这种紧密的联系（Yeh，2003）。莫德科维

茨（Mordkowitz et al.，1987）等人在对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爱与子女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二

者之间存在着互惠的关系。原因可能是父母为子女提供经济及情感支持来表达父母的爱，而孩子作为回

报父母则表现在学业上努力追求好成绩（Hau and Salili，1996）。Chen 等人（2014）的研究中，他们在

香港选用了大学生研究了孝道在学习动机及学业成就中的作用，发现了孝道信念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业成

绩，且不同孝道模式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同。表现在互惠性孝道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而专制性

孝道会导致学生的学业成绩下降。我们发现，针对孩子的学习及各种领域的信念，是通过亲子互动进行

构建和发展的，而孝道就是最有力的表现方式。

3  孝在非华人群体中能否促进心理和学业发展

尽管在研究中发现集体主义群体比个人主义群体更加忠于家庭，但有关孝道的文化价值观存在于所有

文化中（Pyke and Bengtson，1996）。在韩国文化中，孝道是维持家庭稳定及家族关系持久的重要原则（Sung，

1990），且这些具有权威等级的孝道原则构成了韩国社会及道德的核心价值基础（Lew，2011）。在日本

文化中，照顾老人通常被认为是家庭成员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义务（Traphagan，2005），因为从历史上看，

日本家庭提供了照顾老人所需要的环境，包括衣、食、住、行和医疗。无论年龄、经济地位如何，大多数

的美国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孝道义务（Dellmann-Jenkins and Brittain，2003），研究发现美国中年子女每周至

少都会为父母提供一些日常援助，包括言语建议和金钱援助（Fingerman et al.，2015）。

在很多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照顾年长家人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文献中（Butler et al.，

2005；Schulz and Sherwood，2008），发现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的孝道能够塑造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及行为，进

而为父母创造幸福（Kao and Travis，2005）。研究发现，在护理老人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抑郁

症（Bandeira et al.，2007）。Rabia 等人（2011）以阿拉伯人为群体进行实验发现，孝顺与抑郁的关系不是

负相关，而是通过照顾负担间接相关。孝道在二者间起着中介作用，照顾者认为自己孝顺的程度越高，就

越不认为照顾是一种负担。且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心理资源（例如掌控感）可以保护照看者免受消极心

理问题的影响。与在东方文化中将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不同的是，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中没有关于孝道

的规范共识（Fry，1996）。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家庭互动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Fine，

2005）。科特尼（Courtney et al.，2015）等人通过研究中年夫妻孝道信念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

丈夫的孝顺义务越大，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越高，而妻子更孝顺的义务与她们较低的婚姻满意度相关。

自 21 世纪心理学领域开始系统对孝道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以来（Ho，1996），研究者们便从多方

面对孝道进行研究，其中一方面便是孝道对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在老年医学的相关文献中，主观幸福感

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Peterson，2014），且与健康等相关。近年来，主观幸福感也成为成年子女对父

母孝顺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的孝顺行为与生活满意度（Yunong，2012）和心理

健康（Cheng，2006）呈正相关。在以韩国人为被试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成年子女对孝道的不支持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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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呈负相关（Ju，2016）。劳拉等人（Laura et al.，2013）利用加拿大人、华裔加拿大人，

以及中国香港三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子女孝顺与幸福感存在一些关联。不仅如此，

在一项有关孝道疗法的研究中，对于亲子矛盾来说，孝道疗法是一种可行的干预方法，且在西班牙文化

中表现得更好（Yvonne，2010）。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有关学业的问题逐渐成为热点话题，由此人们对学业成绩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Galindo et al.，2018）。在一些心理学相关文献中，描述了许多与学业失败和学业成就或满意度相关的决

定变量，例如：自控力和毅力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校满意度的影响（Oriol et al.，2017）；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和父母支持对学校成功的影响（Pires et al.，2017）。孝强调社会关系、真诚及正义的重要性，旨在创

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由此，Yang（1996）将孝道视为一种社会取向；且在 Bedford 和 Yeh（2019）的研究中，

他们将孝道视为一种情景化的人格结构，将个人层面的动机与社会情境相联系。因此，有研究者发现家庭

义务与更高的学术成就相关（Fuligni and Zhang，2004）。互惠性孝道与较高的教育水平及生活满意度呈现

正相关（Wong et al.，2010），而专制性孝道则与较低水平的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Yeh，2006）。为了验

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孝道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罗兹卡（Rózycka-Tran et al.，2021）等人通过以个人主义为

代表的波兰和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越南两个被试群体，调查了孝道对个体学业成绩的影响，发现在个人主

义文化下，互惠性孝道是学业投入与学业满意度的强预测因子；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专制性孝道是预测

学习参与度的更好因素。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只有互惠性孝道与学习满意度呈正相关。

4  总结与启示

在 Zhou 等人（2020）有关孝道与学业成功的这篇论文中，研究者通过两个研究来探讨在特定文化

背景下揭示的孝道与心理及学术发展间的关系是否可以推广至全球范围。作者通过中国初中生作为研究

一的被试，旨在分析孝道与学业成绩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了自主性在二者之间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

惠孝道通过自主性能够正向预测学业成绩，而专制孝道则是反向预测学业成绩，且与自主性的关系不显

著。在研究二中，作者通过两个国家级数据库，即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

来检验孝道的心理社会和学术影响是否适用于全球背景。结果表明，互惠孝道与自主性和学业成绩呈显

著正相关，而这一关系在国家层面上仍然存在。而专制孝道则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

有关跨文化的研究课题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西方文化中建立的心理结构是否适用于非西方环

境（King and Mc Inerney，2014）。而 Zhou 等人（2020）所做的研究，是希望有关孝的功能可以推广到

全球文化背景下。是因为孝不仅是儒家伦理的核心（Ho，1986），更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亲子关系及社会

化模式的道德基础。然而，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的日益突出，对亲子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North and Fiske，2015）。故而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孝道规范对赡养老人的

影响，来缓解有关养老的公共经济负担（Ganet al.，2009）。中国的孝道规范包含了亲子关系的相互期望、

社会结构及道德要求（Ikels，2004），然而西方社会的学者则以有限的方式定义孝道规范，认为子女赡

养父母的责任是单向期望（Silverstein et al.，2006）。由此就会产生像中国孝道这样受文化约束的概念是

否能够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下。而 Zhou 等人（2020）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孝的功能可以推广

到全球文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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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孝道对于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老龄

化带来的系列问题，同时孝道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一些

研究者认为孝道信仰正在逐渐减弱（Yeh，1997）。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Yeh（2003）通过历史、文化

与社会等因素，提出了孝的双因素模型（DFPM）：互惠性孝道和专制性孝道。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关注于普遍情境的研究，如亲子关系的研究，既能反映出地方特征的独特性，又能反映出普遍或共有的

特征（Tsui，2004）。

目前，在中国环境下已有大量针对 DFPM 的研究，且被用于制定有关老年人护理的公共政策。同时，许

多西方国家也在探索家庭和孝道的信仰规范在赡养老年人方面的作用（Silverstein et al.，2012）。我们也提供

了一些研究来证明孝道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跨文化的普遍性。我们希

望的是，能够更好地完善孝道模式，能够促进个体的健康成长及为全球性老龄化问题提供一定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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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Promotes Sociality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Huang Tai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he focus is that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local research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cultures. Filial piety, with the Confucian culture as its co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in East Asian culture. It is not only a moral norm, but also a cohe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ilial piety can not only affect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but als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elderly public ca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ging. This article not o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filial piety, but also discusses the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of filial piety. I hope that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filial piety, we can provide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ith the 
convenience of filial piety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Filial piety;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